
构建技术符号学：
论莱文森关于技术演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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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思想分别从媒介内部和媒介之间两个方面给出了技术演化路径，表现出构

建技术符号学的努力。 从媒介内部演化来看，技术发展经历“玩具 － 镜子 － 艺术”三个阶段；从媒介间发展来

看，技术演化遵循补偿性媒介和人性化趋势两大线路。 技术即符号，通过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符号学演绎得

出：技术就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处于动态三元关系中的符号；媒介演进的补偿性和人性化趋

势，实质上就是符号在元语言能力作用下的无限衍义。 符号学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使得技术研究更多地

关照到符号环境，这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利用符号学方法演绎技术演化路径，也是对莱文森

媒介理论的延伸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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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环境学派一直以来都围绕着媒介、人与

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思考与讨论。 在相关问

题中，技术是无法绕开的关键所在，成为该学派乃

至更大范围内的媒介研究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

点。 哈罗德·伊尼斯基于对媒介与社会的研究，
提出了传播偏向的观点。 他认为“传播媒介的性

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

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１］（Ｐ． ５３） 在伊尼

斯之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

延伸”等观点，将其后研究者的注意力从传播内容

或传播效果等方面，更多地吸引到媒介和技术本

身的影响力上。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

森，在其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人在技术发展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一套媒介理论，
其中包括三条技术演化线路：“‘玩具 － 镜子 － 艺

术’的技术演进线路、非完美主义的媒介补救线

路、人类理性选择的媒介生存线路” ［２］。 本文将以

莱文森对技术演化线路的相关理论作为主要依

据，以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作为主要背景，用符号

学的方法，勾勒出一条技术演化的路径。

一、符号学作为媒介技术研究的理论视角

由于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问题的强调与重

视，其学者大多被打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 对

此，莱文森认为，这是在没有理解媒介环境学派研

究领域背后逻辑的基础上，贸然做出的指责。 在

他看来，不同于以往对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方

面的重视，媒介环境学“打破那种认为媒介不过是

知识和信息容器的陈旧观点” ［３］，聚焦于媒介本

身。 在研究过程当中，媒介进化是媒介环境学切

入研究的角度，但落脚点在于文化，试图“从技术

发展的视角出发在总体上理解人类行为和人类社

会” ［３］。 可以看出，比起单纯地关注技术，莱文森

的研究更着眼于通过技术勾勒与剖析人类文化与

人类社会。 和莱文森一样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

代学者的林文刚提出“媒介环境学至少有三个层

次的概念：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 换句

话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

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即传播

媒介与社会间的共生关系）。” ［４］（Ｐ． ３０） 从以上两位

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环境学派的关注重点

其实在于媒介与人类共存的环境，而非媒介本身。



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文化，环境都是由符

号构成。 若将媒介视为符号文本，对它的解释不

应仅仅限于其文本本身。 人都是社会的人，同样，
媒介也都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媒介，若离开了对人

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剖析与探讨，就失去了真正

认识媒介、研究媒介的根本前提。
符号即媒介［５］，对于任何一个符号文本的解

释都不能只关注于文本本身，因为单个文本总是

处于其他符号文本的包围中，其最终意义产生于

与其他文本的互动过程，而非仅限于自身文本的

单独表达。 在符号学视域下，研究媒介必然要将

其置于人类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意义的发送与

接收也需要进行多文本联合编码解码。 这样看

来，以符号学作为路径对媒介与技术展开研究，是
十分符合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逻辑的。 胡易容曾

提出，人类无法在脱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去谈论

一个物理事实，一旦人们在解释一个物理事实时，
必然处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６］ 带有自然属性的

物理事实一旦变成人类的感知，那必定是进入了

某种符号语境。 而媒介环境学派所研究的 “环

境”，并非只有技术的存在，符号环境所能提供的

语境要素、伴随文本要素等，是能解读“环境”更宏

观的信息。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媒介环境学

派并未在“符号环境”和“物理环境”的区分上做

出详细的辨析。 但在这一点上，符号学已经做出

了清楚的辨析。 胡易容认为，“‘媒介环境学’也可

看作是研究以‘媒介 －符号’为形态约束的人类文

化的学科。 换言之，媒介环境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也可以说就是‘符号环境’。” ［６］ 因此，采用符号学

的理论视角对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环境”
进行研究是有依据且必要的。 同时，由于符号学

本身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在对技术进行探

讨的同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符号环境的研究，此
举也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

二、作为符号的技术：“玩具 －镜子 －艺术”的
演进

（一）“玩具 － 镜子 － 艺术”：莱文森技术演化

三阶段

莱文森曾强调自己的媒介进化观点是一种总

体的历史观，这一研究立场在其学术生涯开始之

初发表的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

迁》中便得以体现。 该论文以电影这一媒介为例，
揭示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导致文化类型的演变，提
出了著名的技术演化三阶段论，其辩证逻辑表述

为“玩具 －镜子 －艺术”。
莱文森提出技术在媒介发展的初始阶段占有

绝对优势地位。 他认为，在技术发端时期，媒介内

容刻画出来的人物与故事情节等，都是服务于新

技术的，人们强烈着迷于技术的过程，关注技术本

身，而不是技术产品内容。［７］ 也就是说，在该时期，
媒介的新形态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刚刚出现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其所搭载的内容无论刻画怎样的情

节、人物、思想等，都无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只
能扮演辅助新媒介的角色。 莱文森举了一个例

子，在电影发明之初，人们关心的是耳闻目睹歌者

在电影里唱歌，而不是他在唱什么歌。 由此关照

当代的媒介发展现状，互联网作为搭载着最新媒

介技术刚刚兴起之时，某个门户网站对某个事件

进行了实时报道，这则报道的具体内容或新闻价

值并未引起人们的过多注意，而计算机技术使得

这一过程得以实现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又例如

当下热门的 ＶＲ 技术，它能够让使用者身临其境，
将作为传播活动主体的传播者或受众的身体重新

带回到传播现场，这是现下人们使用 ＶＲ 技术最普

遍的关注焦点。 但在此过程中，究竟置身于什么

样的环境，是切水果还是坐过山车，好像并非那么

重要。
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呈多方面的关系：一种

儿童玩具会导致一项新的发明。” ［８］（Ｐ． １） 莱文森在

这一点上继承了芒福德的观点，认为无论最初的

目的是否与娱乐性相关，所有的新技术在进入社

会之初时都扮演着宫廷小丑和特洛伊木马的角

色，虽然物质属性显而易见，但其潜在的功能很少

有人理解。［７］ 他列举了电话、留声机、收音机、电
视、电脑游戏等一系列与传播相关的媒介，甚至还

提到了超越媒介技术和信息传播领域的火药、乙
醚等，指出由于技术发展或变革产生的新媒介，在
刚刚出现于大众视野中的“婴儿时期”，充当的角

色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玩具属性。
在电影技术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内容逐

渐从生活中的奇特之处，转向对真实社会的如实

反映。 在习惯了早期电影肤浅的花招之后，观众

更渴望媒介内容能够复刻现实世界中人类真实的

情感互动。 实际上，采用现实作为电影的内容分

散了电影体验的技术和人为性，将注意力引向了

非技术的内容。［７］ 电影作为新媒介发展到这一阶

段，使用者的注意力从对技术的好奇转移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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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用性上面。 在此时期，技术在社会当中所引

起的轰动效应，随着被大众熟知而逐渐褪去，内容

的地位开始凸显。 此时，由于受众群体的日益庞

大，感知经验不再专属于个人，变成技术接收者共

有的经验，因此，技术也扮演起了史官的角色，转
向对现实的记录，“镜子”的作用开始显现。 但这

并非表示真实性存在于技术所呈现出来的某一部

分材料中，这里的“记录”与“镜子”等表述，是想

表达出电影以摄影形式呈现出的对空间统一的尊

重，即真实性存在于技术所表现出的现实世界的

物理结构和组织当中。 例如留声机对过去现场音

乐表演的再现与还原，让听众身临其境。 再如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之所

以在 １９３８ 播放时造成大范围的恐慌，除了该广播

剧利用新闻的方式进行播出这一原因以外，同时

也是因为当时广播这一媒介技术发展到了“镜子”
这一阶段。 此时，多数听众在对待广播时，会认为

它是现实的镜像，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下，混淆了媒

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从而在新闻传

播史上留下了这一著名事件。
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中，技术再现的真实世

界不是玩具时期的前现实，而是直接把控了现实

世界的媒介所创造出来的后现实，这样的后现实

超越了真实世界的范畴，创造了幻想、修辞与艺

术。［７］在这样的演变趋势下，技术对通俗文化的塑

造作用逐渐向第三阶段发展。 此时，富有表现力

的剪辑手段在法国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无意间

的使用中得到发展。 从此，电影不再依赖于现实，
编剧、导演、剪辑师等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对于艺术

作品的设计与理解，在众多的符号文本中选择出

他们认为能够表意的片段，进行拼凑组合。 剪辑技

术使得电影从现实记录转向艺术表达。 虽然剪辑技

术的发现源自偶然，但可剪辑性是胶片这个媒介本身

所存在的隐藏性能，当电影使用胶片技术的那一刻

起，这样的“偶然”注定必然会发生。 因此，艺术是技

术本身独特性的直接产物。
至此，莱文森以电影为例，将技术的发展分为

了三个阶段：首先以玩具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

中，再逐步发展为现实的替代品，最后超越现实并

创造新的现实。
（二）“再现体 － 对象 － 解释项”：技术作为三

元符号

前文提及，带有自然属性的物理事实一旦变

成人类的感知，则表明其必定已进入某种“符号语

境”。 在人类经验到的世界中，不论是具有物质性

的实在物体，还是非物质或物质性缺失的“感知”，
都是以符号的形式与人发生关联，可见，人类的确

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 莱文森乃至媒介环境学派

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人类与文化的互动与共

生。 何道宽曾总结，“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凡是

人类加工的一切、凡是经过人为干扰的一切都是

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 质言之，技术、环境、媒
介、文化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 ［４］（Ｐ． １） 在媒介

环境学泛技术论、泛媒介论的主张下，技术与媒介

可看作是同义的表达。 符号学研究中，赵毅衡针

对术语使用混乱、定义不清等情况，对媒介、载体、
渠道、体裁等术语定义做了详细的辨析。 其中，他
认为，符号载体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媒介即是

储存与传送符号的工具。” ［９］（Ｐ． １２４）二者的区别主要

在于“载体承载符号感知，而媒介让这个感知得到

传送。” ［９］（Ｐ． １２４）例如一张照片，其符号载体是作为

物质存在的相纸，媒介是摄影技术；收音机里的歌

曲，其符号载体是歌声，媒介是电磁波技术。 由此

可见，在符号学中，技术与媒介也可看作是同一事

物。 媒介即符号，因此，技术即符号。 结合皮尔斯

的符号三元体系与莱文森的媒介理论，技术符号

可以看作由“玩具 － 镜子 － 艺术”对应“再现体 －
对象 －解释项”构成的完整三元。

那么技术符号的内部是如何演化的呢？ 莱文

森对技术的发端描述为“玩具”，作为前现实阶段

的玩具，莱文森认为此刻的技术是新奇的事物。
“新奇”是本雅明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与“辩
证意象”“震惊经验”等概念一起，用以描绘现代文

艺现象。 一些学者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着眼

于对象，认为“辩证意象”是一个文化符号体系。
“本雅明把每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系称之为辩证

意象。 他认为，文化符号体系是由经济体系决定

的，但又不是简单地像镜子那样反映经济体系。
这种符号体系既是经济体系的文化表达，又是每

个时代的梦幻。 它们既是幻象，但又不是纯粹的

虚妄，其中也包含着被压抑的愿望，既有压抑因

素，也有乌托邦因素。” ［１０］（Ｐ． １９１） 具体来说，“新奇”
制造“震惊经验”，从而激发人们无意识中的乌托

邦因素，产生各种“新奇的表象”。 作为文化符号

的“辩证意象”，以皮尔斯的三元体系看来，由再现

体、对象和解释项组成，再现体是符号的可感知部

分，对象是符号所替代的事物，而解释项则是符号

所引发的思想。 也即是说，“新奇的表象”就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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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符号的“辩证意象”的再现体，指向一种新的生

产技术产品，即符号的对象；而被激发的乌托邦因

素，则是符号的解释项。
符号不只是一物代一物，作为替代的物也可

以再被另一物所替代。 也就是说，新奇的表象会

被乌托邦因素替代，而乌托邦因素则会在另外“新
奇玩意儿”的刺激下，产生区别于之前的新奇表

象。 “‘辩证意象’事实上走了一个封闭的循环：从
符号到解释项，再到‘新的’符号。 ‘解释项’其实

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对象，而只是不断地寻求

自己的替代对象，即新的‘震惊经验’。” ［１１］ 由此可

知，在“辩证意象”的实际符号结构中，对象是被悬

置，并没有对应到现实世界的实物中。 前文提到，
莱文森在阐述技术演化时，认为技术再现的真实世

界从玩具时期的前现实跳至媒介创造的后现实，在
此过程中超越了真实世界，创造了幻想、修辞与艺

术。 这一路径与“辩证意象”的符号结构有着相似

之处，但“辩证意象”是人集体意识的体现，是存在

于人脑中的精神世界；而“技术是人的思想的物质

体现，是精神和物质可以感觉到的互动” ［１２］（Ｐ． １０２），
同时具有精神属性和物质属性，因此，技术作为符

号在现实世界中有明确的对象。 尽管莱文森将媒

介技术发展逻辑表述为“玩具 －镜子 － 艺术”三个

阶段，但并不表示媒介只能停留在单一的一个阶

段，他曾以电脑为例，说明其既是承担娱乐功能的

玩具，又是承担实用功能的镜子。［１３］（Ｐ． １４３） 因此本

文认为，莱文森所提出的技术“玩具 －镜子 －艺术”
对应“再现体 －对象 －解释项”，构成技术符号的完

整三元；其内部演化过程与“辩证意象”符号结构类

似，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不断演化

的三元符号（见图 １）。 正是这个完整且处于动态关

系中的符号三元，为构建技术符号学奠定了基础。
技术符号学，本质上是将技术作为携带意义的符号

进行相关研究的学问。

图 １　 技术符号的内部演化

三、技术神话：媒介的补救演进

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及之后的著作中，提出

了“补救性媒介”理论，他认为，任何一种后续媒介

都是对既有媒介的补救型发展，用以弥补既有媒

介现存的功能不足。 他以窗户、电话及手机为例，
对这一理论进行详细阐释。 就窗户而言，墙上开

窗户是对墙壁的补救、玻璃是对窗户的补救、窗帘

是对玻璃的补救。 电话与手机随着时间推移而推

出的一项又一项新功能，皆是对之前的弥补与纠

正。 不同于上一条聚焦于技术内部的演进线路，
这是莱文森基于媒介与媒介之间关系所勾勒出的

技术的第二条演进线路。
在符号学中，当多个符号聚集共同组成一个

符号组合，同时，符号接收者可以将该组合理解为

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那么这个符号组合

就可被称为符号文本。 文本在符号学中的范围可

以很广，窄至文字文本，宽至任何符号组合。 因

此，不论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整个社会文化，只
要接收者能够在合一的时间及意义向度内对其进

行解释，那么皆可被视作符号文本。 在此定义下，
技术或者媒介的演变历程，也可视为一个符号文

本，那么其中单个的媒介便是组成这个文本组合

的符号。 通过符号学的路径，可以清晰地展示出

在技术的推动下，整个媒介的演变态势。
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在 ２０ 世纪中期时，针

对法国资本主义文化状况，曾提出通过大众媒介

完成意识形态的神话化，让阶级文化成为社会共

同文化，以达到统一大众意识的目的。 在《符号学

原理》一书中，巴尔特从语言学中引出一些具有一

般性的分析概念，用以面对人文科学中的各类现

象，进行符号学研究。 巴尔特认为，在符号表意过

程中，“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Ｅ）和
一个内容平面（Ｃ），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

间的关系（Ｒ）” ［１４］（Ｐ． ６８），因此符号可表示为：ＥＲＣ。
符号与符号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存在，可能存在

这样一种关系的两个符号系统：一个符号系统是

另一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即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而延伸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一个符号系统（ＥＲＣ）
作为另一符号系统的表达平面（Ｅ），即（ＥＲＣ）ＲＣ
（见图 ２）；二是一个符号系统（ＥＲＣ）作为另一符

号系统的内容平面（Ｃ），即 ＥＲ（ＥＲＣ）（见图 ３）。

图 ２　 含蓄意指系统　 　 　 　 　 　 图 ３　 元语言系统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如果说一种操作程序是

建立于无矛盾性（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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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之上的，那么科学符号学或元语言就是一种

操作程序。” ［１４］（Ｐ． １７１） 在赵毅衡看来，“词的解释是

符码，解释的集合如词典和语法，就可以称为元语

言。” ［９］（Ｐ． ２２６）巴尔特提出，“元语言概念不应限于

科学语言。 当在其被直接意指状态的分节语言充

作一个意指对象的系统时，它是在‘操作系统’中
被构成的，即在元语言中被构成。” ［１４］（Ｐ． １７１） 一级系

统中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

二级系统中的所指部分。 也就是说，二级系统中

的符号，携带着从一级系统中带来的如何解释自

身的信息。 同时，在对元语言的讨论上，巴尔特进

一步指出，“没有什么可阻碍一个元语言反过来成

为一个新元语言的对象语言。” ［１４］（Ｐ． １７２） 当一个符

号可以被另一个符号“说着”时，元语言出现；当可

以用以谈论元语言的语言出现时，元语言则失去

了“元”的地位，变为对象语言。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谈到，

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已有的媒介往往会成

为新媒介的内容。［１６］（Ｐ． １８）这即是说，技术和内容的

结合生产出一个具体的媒介形态，当这个媒介形

态日渐成熟后，在与新技术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又
会产生一个新的媒介（见图 ４）。 例如，印刷术出

现后，存在于口语传播时期的史诗被记录下来，慢
慢发展出了一部部小说，一本本民间故事集；在电

力技术出现后，小说、剧本等又成为了电影这一新

媒介的内容；而当互联网信息技术出现之后，电影

又成为了网络平台的播放内容。 因此，当我们将

媒介的发展看作一个符号文本时，技术推动下媒

介由旧至新的演化，实际上就是媒介不断元语言

化的过程。

图 ４　 媒介的元语言化过程

新媒介将旧媒介包含在自身之中，这样“媒介

的媒介”，称之为元媒介。 赵星植认为，“元媒介是

以一种‘再媒介化’的方式实现对现有媒介传播方

式的升级” ［１５］，次级媒介在跨层向上发展的过程

中，仅能保留自身的一部分特质或者形式，成为新

技术加持下高一级媒介的文本。 经过层层“再媒

介化”演变后，原始的媒介特性或许会逐渐淡化甚

至完全消失，置于媒介体系顶层的元媒介形成。
当今时代中的元媒介无疑产生在互联网信息技术

支持及推动下的各个移动终端上，即便播放内容

的体裁相同，由于互联网技术的特性，元媒介与次

级媒介的文本特性都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明显的

例子便是网络综艺节目与电视综艺节目的对比。
综艺节目从电视平台转移到网络平台，改变的不

仅仅是受众的观看渠道，从符号发出者对文本的

编码（例如网络用语的使用），到接收者对文本的

期待与解码，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技术符号内部按照图

１ 进行演化后，其过程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一次

又一次新技术的不断推动下，基于原本的样态脱

胎出更高层级的媒介，其演化模式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技术符号的外部演化

麦克卢汉认为，当媒介“早先形式的性能达到巅

峰状态时，就会出现新颖的对立形式。”［１６］（Ｐ． ２２ －２３） 这

里的对立，指的是人们认知方式的改变，而不是媒

介形态的截然转变。 媒介在技术的推动下，呈现

出无限衍义的趋势。
四、元语言压力：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

莱文森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中得到灵感，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的理论，认
为技术的发展模式是“倾向于更多地复制真实世

界中前技术的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 ［１７］（Ｐ． ５）。
在分析了文字、印刷、电报、摄影、电影、留声机、电
视、电话等多种媒介后，莱文森总结了五条主导媒

介进化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原则。 这五条原则包

括：是否适应特定的信息传播环境，是否拥有对现实

的精准再现能力，是否具有“净优势”①，是否保持时

空延伸能力，是否与其他媒介实现兼容。［１７］（Ｐ． １１７ －１２５）

媒介的人性化趋势是莱文森勾勒出的第三条技术

演进线路。
总结来看，这五条原则主要包含社会环境和

媒介特性两大方面。 此外，由于人类始终存在于

与技术的互动之中，技术的生产、发展、辉煌与落

幕都离不开人类的活动，因此，媒介进化的原则不

可避免地包含人类使用媒介的能力。 将此演化过

程视为符号文本，元语言是完成对该文本解释所

必需的密码簿。 对文本解释规则的存在，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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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求文本在一定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发

展。 赵毅衡将元语言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文化携带

的语境元语言，二是符号文本接收者所具有的能力

元语言，三是符号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９］（Ｐ． ２３１）

在技术与媒介的演化过程中，三种元语言共同起

效作用于符号文本，使其呈现出人性化趋势。 其

中，语境元语言是技术与媒介演化的外部压力；自
携元语言向能力元语言转化，是技术与媒介演化

的内在动因。
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是文本与社会的诸种关

系，引出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 文本阐释的

生命力除了来自文本内部，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现

象则引发了更多可能。 语境元语言给我们提供了

将文本与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的规则。 当

社会文化发生变迁，语境元语言自是更新一套新

的系统，这时文本也必然在反作用下发生改变。
媒介环境学派自逐渐形成以来，就被打上了

“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不少人在理解该派学术思

想时片面地认为其带有“技术至上”的色彩。 上文

对该问题已有提及，媒介环境学派并非鼓吹技术

的力量，而是以技术发展为着眼点，通过考察媒介

所处的环境，对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做出研究。
麦克卢汉强调媒介与环境的兼容性，莱文森也提

出推动技术发展的力量通常来自技术之外。 技术

和媒介并非存在于真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之

一，对技术和媒介的考察，必然应当放置于社会语

境当中。 技术与媒介的更新与发展，会引发人类

行为与人类社会的改变；反之，当人类社会发生改

变时，技术与媒介也必然发生改变，以达到与环境

兼容从而继续存在的目的。
自携元语言是文本以及伴随文本参与构筑解

释自身所需要的元语言。 自携元语言十分常见，
几乎每个符号文本都自身携带了元语言标记，引
导符号接收者按照“规范”对符号文本做出反应。
每一种技术都有着不同的特性，技术的特性附着

在它所支持的媒介上，成为了人们在使用该种媒

介时所必须遵循的规则，这就是技术与媒介的自

携元语言。 印刷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一步步

更新发展，每项技术所解决的问题与所能达到的

传播效果截然不同，媒介相应的也有自身的特性

与偏向。 一本书、一部电视剧、一场网络直播显然

有着完全不同的自携元语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

一点，了解其所携带的特性，在其特有的元语言规

则的解释范围内，才能对技术与媒介做出正确的

认识。
能力元语言来自符号接收者的社会性成长经

历。 人是媒介的尺度，也是媒介的环境，生物进化

论中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媒介进化中也只有

适应人类需求的媒介才能得以存活与发展。 人类

作为符号接收者，在经验世界所经历和认知到的，
都积累起来构成自身认知、解释未知新鲜事物的

能力元语言。 技术与媒介本身的知识含量使得使

用者需要到达一定的门槛，具备对符号文本进行

解释的能力。 不识字的人无法使用书本进行知识

积累，对互联网技术毫无了解的人也无法正常通

顺地使用网络媒介。 技术在出现之初，之所以无

法被正确使用从而充当“玩具”的角色，正是因为

绝大部分使用者面对经验世界中不曾出现过的符

号文本，暂未建立起对其作出正确解释的能力元

语言体系。 因此，“玩具”阶段实际上是源自于使

用者对技术的“误读”。 随着经验的积累与使用者

能力元语言体系的建立，使用者对“误读”做出纠

正，技术回归原本的发展路线。
语境元语言、自携元语言和能力元语言这三

种元语言构成解释符号文本的元语言集合，但每

次面对不同的符号文本，三种元素各自占比多少

发挥作用是随机调配不固定的。 技术存在于社

会，即语境元语言必然发挥作用。 技术的“玩具 －
镜子 －艺术”三阶段，实质上是技术符号内部的演

变，而促成这一演变的内在动因，则是自携元语言

向能力元语言的转化，即人性化趋势所体现出的

能力元语言在元语言集合中比例的不断增加。 对

于技术的这一演变，莱文森认为是一个内容不断

凸显、技术逐渐消隐的过程；麦克卢汉曾将媒介的

“内容”比作“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

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力。” ［１６］（Ｐ． ３１）他用生

动直白的比喻描绘了只关注“内容”，而对媒介毫

无警觉的人。 不论是技术消隐，还是对媒介毫无

警觉，都是因为通过“玩具”阶段，技术不断释放自

身自携元语言，人们不断积累经验建立能力元语

言，技术并没有消隐，而以内在能力的方式存在于

符号接收者身上，隐藏于“内容”之后。 而一旦对

技术的解读变成了一种能力，人与技术、人与媒介

的良性互动便建立起来。
结语

从使用和制造工具开始，技术就在人类社会

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造纸术、印刷术打破

了时空的桎梏，使得知识流通、文化传播、思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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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为可能；广播、电视技术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

成，甚至在城市发展、政治选举、军事战争等方面

发挥作用；互联网技术更是当今信息社会各个领

域飞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技术在诞生和

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少悲观与质疑的声音，
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人类不免

感到威胁，尽管如此，对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渴望是

无法阻止的。 事实上，在人类的需求驱使下，技术

正不断突破与发展，成为人类意义建构的重要方

面，而对其意义建构方式的理论考察，正如莱文森

所做的，乃是构建一门新的学问———技术符号学。

注释：
①“净优势”是保罗·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的概念，指

一种媒介在某方面与前技术时代的环境高度契合的同时，还保有

其他方面的契合度。 参见：［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
介进化论》，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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